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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第 9 号台风“灿鸿”上周六在舟山登陆，瑞安可谓有惊无险。在防台期间，不

少朋友忆起 21 年前的 17 号台风，那个黑色的星期日，那些惊心动魄的惨痛遭遇，至今让人谈之

色变、心有余悸！现选登几篇文章（限于篇幅，原文有较大删减）。

但愿所有台风都如“灿鸿”一样，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愿不幸遭遇台风的人们，都能一切安好！

1994年7月那晚，我听到了这辈子从

没有听过的最可怕的飓风嘶吼，超强台风

正面袭击瑞安的死神般咆哮。那种声音简

直不是风的声音，而是某种神秘巨兽在天

空俯向人间虎视眈眈，从胸腔里发出的粗

重、低沉，却令人不寒而栗的咆哮。

当台风到达后，狂风呼啸，雨点犹如高

速飞行的子弹，摧枯拉朽，横扫一切，一切

阻挡它的障碍瞬间崩溃。我当时想到二楼

阳台把一个几十斤重的水泥墩移过来挡住

门，结果刚一出去，“嗖”的一声，整个人居

然被狂风卷起来！然后在空中位移2米多

掉落于阳台，离阳台边缘只有30厘米！天

哪！这是真的。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凌波

微步”，想起此事至今犹有余悸……我甚至

看见一辆五菱面包车被刮得在空中旋转，

也不知里面有没有人在！

那晚风雨肆虐一夜，我家玻璃几近全

碎。晚上近21时，我正用胸膛顶住一扇摇

摇晃晃的木窗，结果惊骇无比地发现头顶

上方20厘米处一块尖锐的破玻璃呈倒三

角形摇摇欲坠，若是掉下，势必直插我毫无

防护的头部！恐惧之余我连呼救兵，家人

忙给我戴上一顶安全帽。

其实我们家在那晚上有点侥幸。因

为，台风当天下午，大约10个同村兄弟在

我家玩，结果到晚上发现走不了了！学柱

和阿棉想回家，刚出门，路上当空乱飞的瓦

片就砸得他们血流满面，赶紧退回。那时

候又没有手机、电话可以联系，于是，那一

夜，10个朋友就在我家抗台抗了一夜：顶

门窗——怕台风把门窗摧毁；舀水——家

里到处是水，前前后后的地上没有一处干

的；拴楼梯——把门窗和不锈钢楼梯拴起

来，就像包粽子一样……结果第二天他们

回家被家长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们家也

需要人手抗台啊！

那一次，整个温州死亡1000多人，倒

塌房屋几十万间，这还只是当时官方发布

的数字。而正面登陆之地瑞安梅头（现在

龙湾海城）更是损失惨重。上望也死了很

多人，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学生家长，很善良

的一位中年妇女，林宅的，和丈夫在八十亩

的滩涂里养蝤蠓，其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

被几米高的滔天巨浪卷走，从此死不见尸。

我父亲当天也在八十亩海边劳动，下

午，同样在海边养蝤蠓的我堂哥惊恐无比

地跑来高叫：“阿大儿，阿大儿（叔叔），快

跑，洪水推来罢！逃快！”我父亲扭头一看，

不远处东边堤坝溃决处，好几米高的白浪

咆哮着冲过来！父亲赶紧扔下锄头，连滚

带爬往上望方向狂奔，后面，浪花在飞溅，

死神在咆哮，父亲踏浪而行，直接上演了

《速度与激情7》的真实版本。最后逃到北

隅村里，终于捡回一命。

其实当时，路上也充满杀机：水漫上

路面，已分不清河面还是路面，从八十亩

种地之处——回家的很多行人只能推着

自行车探路回家，万一失足就踏入河中

被水冲走了。而这样的悲剧在那天就眼

睁睁发生于我父亲眼前，直到多年后他

还常常提起那个被洪水卷走的中年汉

子，那张脸上的绝望恐惧，他一辈子也忘

不了 。

那天碰巧是“七月半”,两位姑姑来

我家做客。上午还是蓝天白云、风和日

丽、一派祥和，谁知到了下午就风云突

变，台风掉头转向，直奔瑞安。

姑姑在我们家用完餐，因风雨太大，

也回不了家，说等雨小一些再走。但到

下午16时开始，风雨突然加剧。

那时我还小，对台风威力浑然不觉，

甚至还在二楼房间安稳地睡觉。倒是父

亲有先见之明，每扇窗户都用钉子、绳

子、木板进行加固，绳子不够用，连鞋带

都解下来绑了，窗缝里的布条塞得满满

的，贵重物品和电器都搬到一楼楼梯间。

当晚 22 时，台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在梅头登陆。霎那间，风雨大作，台

风犹如一头脱缰野马，在瓯越大地上横

冲直撞、恣意肆虐，尽情地撒泼。

父亲唤我不要躺床上，赶紧到楼下

躲躲。

“噼里啪啦……”在我离开不到 3 分

钟，玻璃窗就被对面屋顶飞来的瓦片砸

个稀巴烂，玻璃碎片像雨点一样砸向我

刚才躺过的床。父亲说，我如果当时没

及时离开，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之后，又有好几片玻璃窗被瓦片砸

中，狂风卷进屋内，直听到“呜呜”怪叫。

外面不时有玻璃打碎和瓦砾落地的恐怖

声音。

为安全起见，家里二至四楼房门全

部锁上。我们都躲在一楼楼梯间避风。

风力最紧时，几个人都躲进不到 2 平方

米的卫生间。那时，感觉整个房子似乎

都在颤抖，我好担心房子被吹塌。那一

刻有了世界末日来临的感受。

“回南爻罢！回南爻罢！！”过了好

久，外面响起邻居的喊声，应该是台风减

弱了吧！

终于，肆虐一夜的台风渐渐平静下

来。

早上开门一看，门前瓦砾、玻璃碎片

堆满地，足有一尺多高，大树有的连根拔

起，有的拦腰折断。洪水已漫到我家后

院，根本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陆地，

到处漂满木头、水葫芦，听说下垟堤塘已

决口，堤坝被完全毁坏，海水倒灌，连下

垟界的大船竟然也漂到我家后面的河

里，美丽的家园顿成一片汪洋泽国，犹如

电影《末日崩塌》所呈现的悲惨景象，让

人不忍睹视。

“不好啦，阿芳佬（父亲的绰号），你

家老房子塌了！”一位邻居跑来报信。

“什么？！”父亲无比焦虑，“里面人有

没有事？有没有事啊？”

紧接着，父亲跑到村子另一头。因

为老房子租给一户外地人，里面住着五

人，生死未卜。老房子是被旁边一幢单

间三层楼压塌的。邻居家的第三层楼房

居然被台风“移花接木”压在我家房子

上。五人全被压进去，其中一人险些被

掉下来的水泥板砸中，不过他福大命大

压中他的只是砖瓦，他扒开压在身上的

砖瓦，忍痛叫人来救，总算全部脱险。

记得那一年7月，我在老温州师范学

院（九山湖畔）培训。也许是当时通讯不

发达，我们没有收到台风的任何消息。

我们像往常一样，下午 17 时吃了

饭。因天下雨，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窝在

房间里聊天。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楼的学

生宿舍。

大概晚上21时许，“寝室里进水了！”

一个同学大叫。怎么可能？一看，果然，

地面已被水覆盖。大家还以为水管漏水，

要不就是雨太大了，排水有问题，水倒灌

进来。一会儿雨停了，就没事了，继续

聊。一会儿工夫，水就漫过脚踝。坏了！

肯定哪里出事了？

我们寝室 4 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

如何是好。年长的学姐叫起来：“快！出

去找管理寝室的阿姨，问问看到底什么情

况？”

她拉着我飞一般出了寝室，刚一出

门，我们浑身湿透了。风夹着雨，发疯般

朝我们飞来，雨砸在脸上，生疼生疼。一

个不小心，人都要被风卷走了。好不容易

找到阿姨住处。可是，空荡荡的，哪有阿

姨影子？难道阿姨被风刮走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寝室。刚一进门，发

现水已漫到小腿肚那。下铺没办法睡觉

了，先到上铺再说。于是，睡下铺的我和另

一位同学赶快爬到上铺。只见水越来越

多，越来越急，地上的瓜子壳都在水里打起

了旋，脸盆浮起来快与下铺的床一样高

了。我们只好下去把皮箱、日用品等搬到

上面柜子里。还没喘口气呢，水已漫到下

铺，与床齐高。我们心惊胆战，几个人围在

一张床上，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床快承受不

住我们的重量，咿咿呀呀摇晃起来，我们个

个脸色惨白，胆小的快哭出声了。

就在大家不知该怎么办时，门口传来

手电筒微弱的光，伴以大声吆喝：“有人

吗？全部出来！跟我上二楼！快点！快

点！”

惊魂未定的我们，赶快从上铺抖抖索

索下来，连鞋子也不要了，趟着水，跟在那

位老师后面，一路战战兢兢到了二楼。

到了二楼寝室后，老师告诉我们：来

大台风了，并再三交代我们晚上待在寝

室，哪儿也不要去。看我们小鸡啄米似的

点头，他才放心地去安置其他同学。

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我们在温州

市区都这样，家里不知怎样了？家人们都

还好吗？一时间，寝室里哭声一片。

那时，我不知哪来的豪情壮志，清了

清嗓子，说：大家别哭了，哭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还不如积蓄能量，明天天一亮就出

去打电话，一来报平安，二来可以知晓家

人消息。早点睡觉吧！

于是，我们4人生生地挤在一张80厘

米宽的床上，挨到天亮。

第二天，出去一看。整个师院一片狼

藉：中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遍地是瓦片、

玻璃碎末……我们这才知道：台风在梅头

登陆，瑞安损失惨重。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公用电话，打到村

里开小店的那户人家，辗转叫来我母亲，

知道家里一切安好，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记得台风消息是两三天前发布的。

1994 年 7 月 20 日市里召开抗台动员会，

分析了 17 号台风基本情况（风力大，预

计 21 日登陆浙闽），要求各乡镇、部门星

期天不休息，全力做好抗台工作。

21 日上午，我随围垦指挥部领导到

达梅头围垦工地。在按计划关闭了挡潮

闸及采取其他应对措施后，时间已近中

午。此时潮位已颇高，风力已达 10 级左

右。巨浪不断撞击堤防，涌高七八米，重

重地砸在堤顶。我与同事欲拍几张巨浪

撞堤的照片，坐进小面包车，慢慢开上堤

顶。突然，一个浪头从车边堤外升起，砸

向车背，轰地一声，仿佛被数百斤重物砸

中，车背随之微微下凹。我们不敢继续

冒险，后撤至人民塘边的指挥部办公楼。

下午持续大风大雨。但随着潮水落

去，还可以去堤上巡查一番，没有感受到

特别的危险。

入夜，风雨进一步加大，不远处的民

工工棚被风刮倒，近百位民工被接至办

公楼安顿。21 时 30 分许，风力大到吓

人，狂风的呼啸声让人心慌。玻璃碎裂

的噼里啪啦声、瓦片落地的响声从稀疏

到密集，约十几分钟，瓦片就飞光了。我

们能明显感受到这幢三层砖混结构的楼

房在摇晃。

22时30分许，院子围墙大门涌进海

水，显而易见，围垦堤防已被冲塌。不一

会儿，围墙轰然倒塌，水位骤然升高，很

快涨至窗台以上。至此，120 来人全部

挤在二楼。电灯不亮了，电话不通了，窗

户洞开，密集的雨点横飞进来。借着透

过云层的一丝光亮，见办公楼周边已是

白浪滔天。加上孤零零的楼房仿佛要倾

覆的样子，我确实感到了害怕。

终于熬到天亮，风停雨止，水位也随

着落潮而下降。我们急于出来察看围垦

堤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民塘防护

林，几乎一半的木麻黄被狂风折断，而且

折断的都是大树，正所谓“树大招风”

也。围垦堤防大部分被冲垮，仅留少量

基本完好。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当天和此后数天，不断听到某人死

亡、某人失踪消息，一周后还听说有的养

殖塘里挖出尸体。

也听到一些死里逃生的传奇故事。

附近一对开小店的老夫妻，夜里海水涌

入时曾打算弃店逃离，但已无路可逃，遂

紧紧抱住店门前的一棵木麻黄。浪头打

来，盖住头顶，就憋气；浪头退去，露出嘴

巴，就赶紧呼吸。坚持数小时，保住两条

老命。

灾后，好几位领导来瑞安视察灾情，

有省委书记、省长等。

94·17 号台风过后，全省乃至全国

防御台风灾害的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

“抗台”变为“防台”。现在，防台期间，撤

离海堤沿线人员是各镇街、有关部门的

重要任务。

关于关于““9494··1717””号台风的记忆号台风的记忆

我被狂风卷起
■蔡桂顺

一家人躲进卫生间
■余盛强

一半防护林折断
■林祝兴

寝室里哭声一片
■周微燕


